
致读者
为了 将本报的副刊 专栏办得更好些，更充实些，更适合广大读者的 口

味，决定从本月 起，将过去的九个专栏：《我 爱 中 华》、《世界之 窗 》、
《 科学与技术 》、《生活顾问 》、《工余 班后 》、《恋 爱婚姻 家 庭 》、
《 学法律》、《朝 阳 》、《艺术天地》，调整 为七个，即 《良友 》、《文
苑》、《世界之 窗 》、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《恋爱 婚 姻 家 庭 》、《学
法律》、《屏幕与舞 台 》。

现请所列 七个栏 目 的责任编辑将各栏的主要内 容和要求等简介如下 ，
是否妥善 ，还望广大作者 、读者提 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 ，以便共 同 把这些专栏
办好 。　副刊 编辑室

《 良 友 》专栏编辑 周　矢
这里不是烟草公司 ，而是一爿 杂货店。想

要点儿什么吗？衣食住行 、吃喝玩乐、花鸟虫
鱼……随您 挑选。要是您 挑够了 ，就叼上一支
烟，让儿子骑在肩 上 ，荡 到公园 里 ，坐在草坪
上，铺开载有 《良友 》的 《陕西工人报 》，摆
上面 包汽水 ，和妻子谝 一会儿 闲传 ，边谝 边 看
边咀嚼 ，兴许能咂 出点儿味道来哩 。

《 文苑 》专栏编辑 叶广芩
副刊 几位都羡 慕我这个栏 目 ，说 是这个栏

最轻松 ，无外乎是报告文学 、诗 歌、杂文、散
文什么 的 ，都是现成 货，用 不着费劲儿。我却
丝毫不 敢掉以轻心 ，因 为我们家 阳 台 上的 几盆
花被我侍弄得半死 不活。由 此料定 ，要
让《文苑 》里开满各类好看的花儿 ，同
样不 是件容易事儿。当 然 ，我 会扯上一
切关心这个栏 目 的 读 者 与 作者 ，跟我 一
块儿努力耕耘 。

不信花儿开不旺！
《 世界之窗 》专栏编辑 薛瑜 阳
沐浴着对外开放的 惠风 ，紫禁城的

大门开 了 ，龙的 传人睁开 了 惺忪 的 眼
睛：从天下大事到异 国风情 ，从域外人

物到 海外 名 胜……大千世界，异彩纷呈 ，
都映入他们 的 眸子 。特别 是今天 ，信息爆
炸，宇宙飞航 ，新技术革命的 浪 潮 向 华夏猛
冲，而对人类走 向 信息社会的 咚咚脚 步 ，
为我 中 华跻 身 于强者 之林 ，本窗 口 将 窥视
世界的 真面 目 ，把握 时代 的 新潮流。激浊
扬清 ，揽五洲 之风 云 ；广 闻博采 ，萃万 国
之奇珍 。面 向 改革 ，面 向 四 化，面 向 未
来，送您一束清新而又 明 亮 的 光 。

《 赤橙黄绿青蓝紫 》专栏编辑 杨乾坤
专栏 以 《赤橙黄绿青蓝紫 》名 之，意

在取其博杂。七色可谓斑烂，但它 本 自 三
原色，由 此生发开来，方有异彩纷呈 。故
发益世之宏 论 ，探物事之妙理 ，评古今之人
物，揽天下之 名 胜 ，并 畅游 漫 记，抒情寄
怀，搜奇觅异 ，娱乐遣兴之属，皆入此格
而合此调 。篇 幅短小精 悍，突出 文 情理
趣，切盼海 内作手，展八斗之才 ，源源 惠

稿，使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，更求其有声。

《 学法律 》《恋爱婚姻家庭 》专栏编辑王鹭毅
不是我套近乎 ，您 自 个儿细 琢磨琢磨 ，生

活中 谁能离得开法 ，又有哪位不食婚恋 的 苦辣
酸甜？由 此我想：既 是跟读 者谝 身边事 、聊心
里话，《学法律 》就该 叫 人 “瞧起 来有 滋有
味，想起来 在情 在 理 ，用 起 来有 根有 据。”
《 恋爱婚姻 家庭 》也应能 “帮老中 青恋人传传
悄悄 话 ，给夫妻们 出个主意 、提个醒儿 ，跟公
婆泰 山 唠唠家常”。当 然 ，这全 离不 了 读 者 的
关心和支 持。

《 屏幕与舞 台 》专栏编辑 冯 瑜
不瞒各 位 ，由 我 来负 责 《屏幕 与舞

台》的 编辑工作总 是有点担心。常言说 ：
画鬼好画 ，画 马难画。您 想 ，艺术人才的
成长经 历 ，电影 电视的 拍摄内 幕 ，影评剧
评及艺术见地 ，影视舞台 的 知 识介绍 ，厂
矿学校的 文艺 活 动 ，艺苑之 内 的 轶闻趣事
等等 ，哪一件不 是 读 者 熟 悉而关 心的 事
情？凭我肚里 那点儿 墨水敢揽 这一 大堆
吗？好在有这 么 多热情 的 读 者 和 作者 ，我
不妨斗胆走上一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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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 ，我 随 中 国
新闻代 表团 到欧 洲访
问，看 到一些西方人士
对中 国 的倾慕和 向往之
情，不 由 得产生一种 自
豪感 。

在西柏林 ，我们 到
工人区 的一 家 酒店 小
饮，在座 的人开始以为
我们是 日 本或 台 湾 来
的，没有一个人同 我们
说话。后 来 ，当 他们 明
白我们是大 陆来 的 中 国
客人时 ，一位年轻人站
起来走 到我们面前 ，非
常热 情、友好 地说 ：

“ 中 国 过 去 有个 毛泽
东，现在有个邓小平 ，
了不起！”这 位德 国工
人激 动地 说：“中 国 不
听苏联 的 ，也不听美 国
的，伟大！”我们对他

说，希望有个强大的欧
洲。他摇摇头说：“只
有强大的 中 国 ，才能保
持世界的平衡。”

汉堡素有 “北欧威
尼斯水 乡 ”之称。中 国
新闻代表团 在汉堡 泛舟
易北河 时 ，游船上除 中
国客人外 ，还有其他 国
家的游客 。然而船上只
悬挂着 中 国 的五 星 红
旗，这使我们 每个人深
受感 动。有几位非洲来
的新闻 记者 ，知 道船上

坐着 中 国 同 行 ，热情 地
跑上 来握手交谈。同 样
的情 况 ，我们 在其他城
市也遇 到过 。波 恩 仍保
留着古老 的有轨 电 车 ，
古朴典雅 ，宽 敞舒适 。
中国新闻 代表团 应邀乘
坐这种 电 车浏 览市容 ，
司机 用 报话 机热 情 地
说：“今天我感 到非常
荣幸 ，因 为有 中 国客 人
在这里。”顿 时 ，整个
车厢 响 起 了 热 烈 的 掌
声。

最令人难忘 的是在
慕尼黑 ，中 国新闻 代表
团在 国 家剧 院看戏 ，坐
的包厢 是过 去皇帝 的位
置。许多 观众 以惊奇和
欣喜 的 目 光 ，注视着我
们这 些从 远方 来 的 稀
客。

在联邦德 国 ，我们
感觉 到 目 前正萌发一股
中国热：学 习 中 国 文
化，研究 中 国 历史 ，争
取到 中 国工作或旅游 ，
甚至有人一 心想找个中
国伴侣 寄 托终身 。联邦
德国新 闻局 的全 程陪同
兼中 文翻译多罗 蒂 ·缪
勒小姐，1982年 曾 来 中
国留 学 ，目 前是波恩大
学的研究生。她先 后 到
过许多国 家 ，然而对 中
国的 印象最深 。缪勒小
姐对我们说 ，她的母亲
本来是非常爱她 的 ，就
是因 为 她不想结婚 、生
孩子 ，使老人非常伤心 。
我们劝缪勒小姐满足老
人的宿愿。缪勒小姐非
常坦率而认真地说：“要
结婚也要找个中 国人 ，

这样对我 学 习 汉语有好
处。”缪勒小姐先 后对
我们讲过多 次 ，要在中
国找个 称心 如意 的伴
侣。我们问 她要什么条
件，她说：“其他都无关
紧要 ，只 要 心 地善
良”缪勒小姐年轻貌
美，热烈多情。在分别
时她一双浓眉 掩盖下的

蓝眼睛里 ，闪烁着 惜别
而激 动 的 泪花 ，一再提
醒我们为 她 的终身大事
牵线搭桥。我们都乐意
做这个 “红娘”，因为
按照 缪勒小姐 的择偶标
准，在古老文 明 ，人 口
众多 的 中 国 ，要 物 色这
样的 “郎君”是太容易
了。

鸿爪雪泥
汉中 卖 鱼 人

周矢

一条

深巷 ，
窄窄
的，一
排竹竿

儿撑 起 一 长 溜 塑 料
绿瓦 的 ，这便 是一 处
贸易 市场 了 。地上一 摆
溜儿 ，是一式 的竹箕 ，
一头儿翘起 来 ，颇 象一
只只 其大无 比 的 竹 拖
鞋；三支竹皮儿撑起 来 ，
摆摊儿使 得 ，挑担儿亦
使得 。那竹箕 里 ，剥 得

雪白 的是 茭 白 ，削 了皮
绿茵茵的 是莴苣 ，大块
儿扁 平无一线纹路的是
豆腐干 ，洗得黄亮黄亮
的是生姜 ，七彩八色 ，
煞是 好看 。

站着卖菜蔬的，多
是些女人家 。头上戴一
只竹笠儿 ，腰上 围 一扇
围帘儿 ，脚上登一双草

鞋儿 ，脸上堆一脸笑意
儿。最 多 的是鱼 。鲤鱼 、
鲫鱼 、鳊鱼 、鲢 鱼 、青
鱼、草鱼 、乌 龟 、老鳖 。一
只长太盆儿 ，放半盆儿
水，要露 出 鱼脊 来 ，显
得欢 活 。卖 鱼 人 便吆
喝：“活 的 ，活 的 ！大
王八十二块一斤！”

我信步朝 前走 ，从
人缝里挤 到头 ，不觉 小
巷尽 了 ，却见 了 件新鲜
事。

一个小伙儿 ，约 摸
十七八岁 ，正在卖鱼 ，
却并不 吆喝 。他的 鱼卖
得怪 ，不养在盆里 ，也
不塞 在篓 里 ，却提在手
上。一根细麻 线 ，在每
条鱼 的脊 翅 上 绕一 个
圈儿 ，那鱼便 绑 在线 上
了，成 了一 串 儿。最妙
的是 十 来 条 鱼 全 是 活
的，只 在绳儿上扭 ，又挣
不脱 ，有点 象扭秧歌 。
但我心里 明 白 ，这 儿却
是陕南 ，是 汉 中 ，不是
在陕北 。

我搭讪 道：“这鱼 ，
是卖 的 么？”

他点 头 低 声 说 ：
“ 卖。”

“ 怎 么价钱？”
“ 这一 串五块。”

我暗 自 数 了一下 ，
一共是十七条 ，不过 两
把一条 吧 ，算二斤 重 ，
这价 钱 就 比 西安 还贵
了。但这卖法 实在有趣 ，
便摸 出照像机 ，要为他

拍一张 。
他立刻慌 了 ，脸色

霎时黄下来 ，直往墙 边
儿挤 ，似要挤 出 一个 窟
窿，好钻过 去 。

旁边一个老者 ，三
年早 知道 似 的 ，说 ：

“ 小兄弟 ，你 遇 上 汉 中
报的 记者 了 ，卖 这价
钱，等 着倒霉 吧！”

小伙子更毛 了 ，忙
把一 串 鱼 连绳 儿丢过
来，说 ：“我不 是偷
的。是 自 家 水 田 里逮
的，真的 。你 要 ，我不
要钱 ，白 送你 好 了。”

看他惊惊乍乍 的 样
儿，我笑 了 ，再三 对他
解释：“我是 西安客 ，看
他卖 样特别 ，留 个影儿
作纪念 的。”要是你 高
兴，给我 个地址 ，我 给
你寄 一张来。“是彩色 的
哩，富士胶卷。”

不知 他 听 懂 了 没
有，但确 实信 了 ，又堆
了一脸的笑 ，硬要送那
一串 鱼给我 ，说 是交个
朋友。一脸 憨 诚 的 样
儿，使 我 真 喜 欢 他
了。

可惜 ，新买 的富兰
卡真是个傻瓜机 子 ，使
那一卷彩卷全跑 了光 ，
他的照片也 自 然不需 寄
去，信也 就 没 写。我每
每买鱼吃鱼 ，就想起 他
那一 串鱼 ，他 到底卖 了
几元钱？如 今 他 想 起
来，以为我 是 个 什 么
人，也许 ，他 会把我忘
了？

但愿 他忘 了 我 ，忘
了那一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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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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坤

游　黄　山 （ 七 律 ）

徐志诚

三十 六 峰 无 不 奇 ，　怪 松怪 石 怪 云 飞 。
佛光 瀑 布 落 仙 境，玉 宇 瑶 台 接翠 微 。
胜境恋 宾 羞 泰岱，雄姿 悬 鹤 讶峨 眉 。
当年 帝 子 乘 鸾 去；遗 福 黄 山 多 颂 诗 。

张　汤　审　鼠
马宽 厚

西汉 时 ，长安城南
有一杜陵 ，那里 出 了 个
张汤 ，官至御史大夫 ，
仅次 于 丞相 ，主 管监
察、执法。他主持审理
过许 多重大 案件 ，执法
极其严峻 ，曾 与＃（武
功）人赵禹 编订律令 。
他建 议铸 白 金 、五 金
钱，支持盐铁官营 ，制
定“告 令 ”，对 田
宅、货物 、车船 、畜产
等实行征税 ，成为 名 重
一时的人物 。

张汤年幼 时 ，即 有
决狱 治律之才 ，有一次
父亲 外 出 ，他 看守房

屋，老 鼠偷吃 了 肉 ，他
被父亲 用竹条抽打。张
汤从鼠洞挖出老 鼠 以及
老鼠吃过 剩下的 肉 ，将

“ 罪犯”、“赃物”及
自制的刑具一一摆在 当

面，声 色俱 厉，“开
庭审 判”。那娴 熟的辞
令，威严的表情 ，俨然
是一 执法 数年 的 老狱

吏。父亲为 之惊愕 ，当
即搬出 他保存的各种 律
令文书 ，教儿子 阅读 。长
期的耳濡 目 染 ，刻苦攻
读，造就 了 他这个法律
人才 。

窃以为 张 汤天赋固
高，汤 父之家 法亦严 ，
其教 子之法更 当 借鉴 。
今人不解 因 势利导 ，循
循而善诱之理，“望子
成龙”心切 ，遂做出 许
多糊涂事来。有些人未

见得 自 己女 儿有音乐才
能，却数 千元 购 得钢
琴，聘师传授；有的人
只看 到儿子个儿不低 ，
四肢也长 ，就 以为 将 来
会拿得个冠 军 ，捧回金
杯，也不管孩子是否乐
意，规定每早跑完三千
米。如此下去 ，恐怕希
望愈重 ，失望也愈大 。

每周一谜

童麟
久旱逢甘霖

（ 打五言唐诗一句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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